
朋 友 发 来 微 信 ，
问 我 最 近 有 没 有 时
间带他去趟我的老家
峒峪村，说是从蓝田

宣传平台发布的短视频上看到，
我们村漂亮到了极致，特别是那
片父亲的稻田，更是吸引着他。

约在周末，驾着小车，朝着他
心里的桃花源奔去。

父亲的稻田位于峒峪河风景
区，属于蓝田县玉山镇辖区，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下，镇村两级组
织打造了这处静美、静谧的乡村
美景，深受游客的喜爱，成了旅人
的网红打卡地，让处在喧嚣尘世
间的人们，以从容的姿态走近它，
在这里留恋，发呆。

当车子拐进景区，路边的花
儿兀自开得欢喜，藤蔓上的夕颜，
枝头的木槿，树梢的黄桂，园里
的红枫，还有葳蕤的绿植，都自
由自在地生长，让这秦岭北麓的
烟火乡村陡然间生出了风雅，让
纷扰的心绪慢慢平静，“躲”进青
山绿水中，尽情享受峒峪河的无
限风光，享受这夏末秋初里的微
风，以轻松自如的心态去欣赏这
里的美景。

一望无垠的稻田宛如绿色的
海洋，绿到极致，也美到极致。山
水如画，诗和远方，在这美好的乡
村里藏着最惬意的时光，立于峒
峪河七彩桥上远眺，虽没有一览
众山小的豁达，但会有几分心旷
神怡的幽静。

水稻，是用峒峪河水灌溉而
生的。峒峪河对于我，是再熟悉
不过的，小时候我总是跟在二哥
的屁股后面，在这里耍水戏虾，不
知道有多少次被母亲揪着耳朵训
斥：“以后再和男娃下水，看咋样
收拾你。”四十年后，当我陪着友
人再次站在这条河边，打开回忆
的闸门，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那一缕思念的风，吹到我的面前，
带来了天堂的问候，一片黄叶落
在掌心，我感觉这就是父亲的爱

抚。在缓缓转身的时候，一张清
晰如昨的脸颊突现眼前，我心头
为之一颤。自从父亲去世以后，
我总是闷闷不乐，常常会因一件
事而泪流满面，家人和朋友都劝
我要放下，而我却深知，不是我放
不下，只是因为那些和父亲相处
的日子太过美好，舍不得而已。

这片稻田，是父辈们经年累月
抛洒汗水的田地。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在我们峒峪村，大米是稀
罕粮食，每年地里打的稻谷，都被
父辈们用架子车拉到泾三一带换
成玉米。听父亲说，一亩水田可抵
三亩旱地。村里地少人多，粮食不
够吃，填饱肚子就成了每家父母的
头等大事。村东的这片稻田，自然
就成了所有父亲的心尖尖，故此村
人称这片稻田为：父亲的稻田。

这 片 承 载 了 父 亲 心 血 的 稻
田，又一次勾起了我对父亲深深
的思念。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
天不亮就去给稻田蓄水，中午别
人休息时，他又顶着烈日去堵水，
傍晚再去蓄水，这三件事父亲每
日都在重复着做。为了一家七口
人能有饭吃，不管多辛劳，父亲从
未有过怨言。水稻是勤快人种的

庄稼，在生长成熟的三个多月时
间里，早晚的水量是需要随时调
节的。我们家种有一亩水稻，在
峒峪河的下游，只要上游的村民
把河水引走，下游用水的人就得
等，在旱天缺水的时候，等到深夜
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天快亮
时，父亲满身泥巴湿漉漉地回来
了，母亲问咋会搞成这样，父亲看
着炕上睡觉的我们悄声说：“等水
时瞌睡了，滚到稻地里了。”父亲
说得很轻松，母亲却一边给父亲
找换洗的衣服一边流着泪说：“以
后我和你一起去，有个照应。”父
亲摆摆手：“不用，这是男人的事，
你管好家里就行。”

一畦一畦的稻田泛着绿浪，
在田地间翻滚、欢笑，与田埂间的
柳树遥相应和，发出呼啦啦的声
音。稻香弥漫四野，明丽的阳光
毫无遮拦地铺洒下来，草木庄稼
全笼着一层金黄的光彩。蜿蜒的
稻埂上，我看到父亲蹲在稻田边
等水的背影，那头茂密的黑发，因
长年累月的劳作而变得花白，伟
岸挺拔的身子显得异常疲惫，佝
偻着缩在眼前。这一幕旧景骤然
刺得我心生疼生疼的，我背过友

人默默地坐在田埂间，抚摸着尺
余高的水稻，以此来缓解内心的
伤痛。

儿女是父母的延续，秋天是夏
天的延续，眼前这片稻田与身后一
望无际的耕地比，只能算是沧海一
粟，但在村人眼中，这片父亲的稻
田，却是金不换的聚宝盆，他们几
十年如一日地耕耘着这片稻田。
那在门前大场里碌碡上用力摔打
稻谷的父亲，随着阳光的褪去，身
影也越来越模糊，慢慢地消失在天
穹之间，去了天堂，不再回来，最后
用一捧黄土覆身，留给我的只有这
永远也不会消失的父爱。

“亚玲，快来给你拍张照片，
这水美得很。”我急忙拭去泪水，
强笑着扬起水花。眼前这条温顺
优雅的峒峪河水，静静地在稻田
与花间流淌，从来没有愤怒地冲
上河岸，也没有散发出刺鼻的异
味，岸边的垂柳把长长的头发轻
轻甩下，将梢端漂浮在河水之中，
和小河做着亲密的拥抱。蓝蓝的
天空倒映在河水之中，水底布满
虎皮纹般的石子，清晰可见，一
颗，两颗，三颗，四颗，任你咋样也
数不清它，黑脊小鱼一群一群绕
着它环游，怡然自得，使人平添了
几分醋意。那一阶一阶的人工水
瀑，银亮亮的，犹如飞泻着的珍
珠，蹦跳着落到水面，激起一圈圈
的涟漪，翻滚着白色的浪花，互相
挤着、撞着，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
着五彩缤纷的霞光，如烟如丝的
水雾飘到脸上，感受着那股由内
而外的清凉。

我眼里的故乡，无论是晨曦
还是黄昏，无论远处的高山，还
是近处的稻田，它都是一幅意境
最美丽的画卷，处处散发着迷人
的 色 彩 ，微 风 轻 拂 ，温 润 清 新 。

“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罢
亚肥，更被鹭鹚千点雪，破烟来
入画屏飞。”韦庄笔下这优美恬淡
的水田风光，正是故乡峒峪村优
美的画布。

父亲的稻田
□孙亚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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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随笔家家

艳阳和封青是大学同学，毕
业后两个人都从事教育工作，在
不同的两个县的两个乡镇。多
年后，两人都当上了学校校长，
两地相隔三百三十公里。封青
的学校在关中平原，艳阳的学校
在秦岭腹地。

两人都有一股子劲，要把学
校的教育抓上去。

他们经常电话切磋，相互交
流。这不，封青的学校被评为省
级教育先进示范学校，艳阳祝贺，
封青邀请。艳阳就有了组织全校
28名教师奔赴封青学校取经的想
法，学习他们的先进教学经验。

两人在电话里沟通好。艳阳
开始准备资料，写了长达11页的
请示报告，报告详细地做了这次
出行安排，包括方方面面的思路。

一切就绪，艳阳向上级请
示。这是程序也是责任。

艳阳把报告送到中心校，让
中心校校长批示。中心校罗校
长跷着二郎腿看了半天，夸奖艳
阳安排得扎实细致。艳阳看着
他要拿起笔签字的那一刻却拿
起了桌上那支烟，说：“你给我复
印一份，我知道这事就行了。”说
着压了桌上电话，打开免提说

“你来一下”，随即敲门进来一位
穿超短裙高跟鞋的美女教师，校
长吩咐：“你把艳阳送来的这个
报告给我复印一份。”又对艳阳
说，“你这个应该找局普教办，人
家专门管这事。咱弟兄们我还
不放心你？不用签字。”

艳阳觉得罗校长说得对，就
去了教育局。上了四楼进了普教
办，说明来意，并递交了组织外出
学习的报告，期待领导大笔一挥
就完事了。普教办李主任翻看了
艳阳递交的材料说：“这个你应该
找培教办，田主任他的科室主管，
好事呀，不存在问题。”

艳阳上到五楼，敲响了培教
办主任的门。田主任急忙起身给
艳阳倒茶，说这是昨天刚从天竺
山拿来的明前茶，好得很。艳阳
嘿嘿笑：“啊呀，来都没给田主任
拿茶，喝你的好茶口福不浅。”田
主任招呼艳阳坐下，翻阅着报告，
听艳阳的意图后抿了一口茶，又
轻轻地把抿到嘴里的茶叶用舌尖
顶进茶杯，说：“你这个不存在啥
呀！你已经规划得很详细了，这
挺好的，没啥问题。你去找一下
安监办，主要是安全不出事就完
了，让冀主任签个字。”说着把报
告递给了刚抿了一口茶的艳阳，
艳阳满脸堆笑地站起身接过材
料。田主任说：“你把茶端上，明
前上等茶，不能浪费了。”

艳阳端着茶出门。准备下三
楼找安监办冀主任，却觉得手上
端一杯茶不礼貌，再说茶是从田
主任这倒的，冀主任也许会多
心。他去了卫生间，把茶杯扔进
垃圾桶，一本正经地进了安监办

冀主任的房子。冀主任一手拿
着手机和别人通话，一手示意他
坐下，又直接从艳阳手中接过材
料，依然一手拿着手机通话，一
手翻阅艳阳的报告。听来是个
饭局，冀主任说我马上过去。待
他挂了电话，资料已经看完，很
肯定地表扬艳阳：“你这弄啥都
弄得详细。外出学习好呀！就
是要走出去，把别人成功的经验
带回来，提升我们的教学水平，
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我知道
你这事就行了。你去找一下主
管乡镇中小学的林副局长，让他
签字就可以了。”

艳阳出了门哭笑不得，他突
然感觉自己就是个皮球。他楼
上楼下跑了几个部门，就是没有
一个人在上面签字。出门的那
一刻他突然想撕碎那份报告。
但艳阳是个做事不到最后依然
不罢休的人，既然冀主任让找林
副局长，就不妨试一试，他知道
林副局长是个耿直的人。

进了林副局长办公室，说明
来意，林副局长翻看了报告，说：

“这是好事！以后就要让各学校
的教师像你这样。”说着不假思索
地拿起面前的签字笔，就在刚要
落笔的瞬间，却被艳阳阻止了，
说：“林副局长，您也不要签了。”

林副局长疑惑地看着艳阳。
艳阳说：“您看这个事，我一大早
找了中心校，又找了普教办、培
教办、安监办，都没有签，推到您
这里。您也就别签了，知道这个
事就行了，免得中途有啥事，您
得担责任。”

“球！”林副局长说了一句一
个字的粗话。提起笔：“屁大个
事。机关的人，就这么复杂。这
些 人 总 是 把 简 单 的 事 情 复 杂
化！有啥问题？有啥责任我担
着！”艳阳挡也挡不住，林副局长
在上面写了“同意”，还整了个大
大的感叹号，顺手在同意的下面
写了他的名字和日期。

艳阳很是感动。他出了门下
楼梯时，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
顺手把林副局长签名的报告折
起来塞进包里，给
关中的封青发了八
个字的短信：感谢
邀请，取消活动。

签
字

因为一部剧、一首歌、一个
人，我去了湘西乌龙山大峡谷。

这部剧是《乌龙山剿匪记》，
这首歌是《高山流水猎人魂》，这
个人是水运宪老师。

后来，在新湖南“艺苑”板块
的“名家”栏目看到水运宪老师
写的《我的峡谷我的村》时，才知
道以前湘西并无“乌龙山”之地
存在，更无乌龙山大峡谷。现在
的乌龙山大峡谷，是《乌龙山剿
匪记》热播后，湘西州将龙山县
火岩村的一条峡谷更名而来。

尽管对乌龙山大峡谷向往
已久，但真正得以成行，还是到
了癸卯年的金秋。当我携妻女

随朋友驱车沿省道 231 一路前
行赶到乌龙山大峡谷已是亥时，
浓郁的黑色早已将乌龙山紧紧
裹住。

峡谷中，风不大，纷飞的细雨
和湿冷的空气，却让我们感到了
阵阵寒意。小心敲开一家客栈
的门，店主的热情瞬间温暖了我
们，房价也挺便宜，不过百元。
二十多平方米的标间干净整洁，
疲惫的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

翌日，天气虽未放晴，雨却
没了身影。漫步在峡谷中，两岸
的青山扑面而来，很自然就想起
水运宪老师对乌龙山的描述：乌
龙山脉横跨三省边界。莽莽苍
苍、气势雄浑的崇山峻岭之中，
流淌着一条小河。这小河，千回
百转，丝带一般缠绕着乌龙山的
身躯。这便是乌龙河……

这乌龙河，其实就是皮渡河。
秋天的河水，绿意盈盈，与峡

谷中苍翠连绵的群山，相得益
彰。山顶上，缭绕的雾霭，形态万
千。那雾霭，带着超凡脱俗的气
质，轻盈，缥缈，像天上的流云，在
险峻的山峦间缓慢地向前向上移
动，乌龙山便有了生命的律动。

沿着皮渡河畔的游步道前
行，峡谷中特有的山林气息扑鼻
而来，令人心旷神怡。河岸是一
簇又一簇青青的翠竹，其影倒映
在水中，美不胜收。这连绵的翠
竹，宛如两条绿色的长廊，一直
伴着蜿蜒的皮渡河，日夜兼程，
奔向乌龙山的深处。

鱼腥草！游客中不知谁大
声呼喊了一句。我快步走过去，
发现游步道的两侧，生长着大片
大片的鱼腥草。鱼腥草具有清
热解毒、消痈排脓、利尿通淋之
功效，是农村常见的一味草药，
山脚下、水沟旁、田墈边，时常可
见。其叶面多为绿色，根为白
色，茎则呈暗红色。整株的鱼腥
草可煎汁内服，也可外用，还可
泡水、凉拌或炒菜。小时候，在
我们发热肚子疼时，母亲常去山
脚下扯上一大捧鱼腥草，再用砂
罐煎汁，让我们口服。还真神
奇，小小的鱼腥草，其貌不扬，其

味腥臭，然药效明显，往往是药
到病除。

在苍茫的乌龙山，植被如此丰
富，遍地药香，自是算不上什么。
车前子、马齿苋、栀子花、三叶藤、
金银花……在皮渡河旁，在鲢鱼洞
口，在悬崖峭壁，众多的中草药并
不难寻，随处可见。这是大自然赋
予乌龙山的神奇宝库，为乌龙山绘
上了更加神秘的色彩。

乌龙山大峡谷，从不刻意炫
耀自己的美。然而，这山，这水，
相依相伴，和谐共生，构成了一幅
浓绿的山水长卷，美得自然，美得
纯粹，毫无人工雕饰之痕迹。

曾 经 ，湘 西 在 众 人 的 眼 光
里，民风彪悍，土匪猖獗。其实
不然，湘西的老百姓如原始的乌
龙 山 一 样 ，个 性 耿 直 ，淳 朴 自
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的确有
些人曾经弃农为匪，却多为贫穷
的生活所迫，后来不少人又从良
为民，专事农业。一些人在抗美
援朝战争时，还主动加入志愿
军，将热血洒在了异国他乡。他
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
也 是 有 血 有 肉 有 感 情 的 普 通
人，就如《高山流水猎人魂》中
的歌词那样：“也有老母亲，也
有心上人，也有生死情，也有离
别恨。”今天，湘西的旅游业飞
速发展，湘西的老百姓将更加
淳朴的天性展现在游客面前。
我在乌龙山遇到的每一个人，
无论是村民、商人，或是景区工
作人员，他们都十分热情，从不
欺生。面对我们的询问，他们
轻言细语，颇有耐心。

天色渐晚，在乌龙山大峡谷
畅游了一天的我们，累并快乐
着。将车泊在半山腰的一处观
景台，我将视线投向莽莽的远
方：秋雨过后的乌龙山，像一片
神秘莫测的绿色海洋，它包罗
万象，美不胜收！我深知，一次
短暂的涉足，我只是看到了乌
龙山的冰山一角，自是难窥其
真容。然而，人长久，山清水秀
的 乌 龙 山 亦 在 等 待 远 方 的 游
客，想了，我们便可以再来，无
论春夏秋冬。

情
系
乌
龙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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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还 绿 着 ，行 道 树 还 绿
着 ，国 槐 树 上 还 有 累累的花。
校园里一大片艳丽的月季花，
还 在 热 火 朝 天 地 开 着 。 每 次
一 进 校 门 ，那 些 月 季 ，就 闯 入
眼帘，像热情的姐妹在远远迎
接 你 ，你 不 好 意 思 忽 视 它 们 ，
掏 出 手 机 ，给 它 们 拍 上 几 张
照，才笑着心安地离开。白色
的月季花，安静地躲在路边的
松树间，矜持许多，你朝它看，
它才朝你莞尔一笑。

公园里的紫玫瑰还开着一
星半点的花。河滩上紫的、白的
波斯菊开着。睡莲依然静静栖
在长着芦苇的池塘里，仿佛在一

场大梦中。蓝色的矢车菊开着，
花朵星星一样。百日菊依然开
着。蜀葵依然开着。木槿依然
开着。

蝉不怎么叫了。夜晚，有虫
鸣声从窗下传来。楼下花园经
过一个夏天，野草疯长，那里却
成了虫子的乐园，因这些野草的
加入，今年的虫鸣比往年密了许
多。喜欢听虫鸣，有种“虫鸣山
更幽”的感觉。

喜欢初秋的雨。秋雨润燥，
初秋的雨让人心静。喜欢听雨
点打在窗台上的声音，喜欢看
窗外雨中国槐湿漉漉的叶子。
下一场雨，降一点温，但雨停天
晴，温度马上又回升了，仿佛又
回 到 了 夏 天 。 可 毕 竟 早 晚 凉
了，天地间的光淡下来了，有了
一种温柔。

家里客厅角上的一盆天堂
鸟，前几天抽出了一片新叶。黄

色的，纸一样薄，那么“惨白”，
那么柔弱，担心它长不好。可
它渐渐由黄变绿，这几天变成
了翠绿色，一种极美的翠绿色，
那 么 新 鲜 ，那 么 透 明 ，那 么 纯
净，一天中我会无数次看向它，
每次看都让我惊叹。我想，如
果用这种颜色做一件衬衫，再
配 一 件 黑 裙 子 ，穿 上 一 定 好
看。时间是最神奇的，一些惊
喜，只有时间才能带给你。

经历了开学的“兵荒马乱”，
心渐渐平静下来了，把该做的事
做好，然后看看天，看看云，不着
急，也不焦虑，一切顺应时令就
好，一切交给时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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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的你听到没有？”昨天
早 上 ，我 正 和 女 儿 在 早 餐 店 吃
饭，一声尖厉的怒吼冲进我的耳
朵。我扭过头去，看见隔壁桌的
女人表情激动，略显狰狞，她不
时地看下手机，冲着面前的孩子
叫着，“看你吃个饭磨磨唧唧的，
不迟到才怪呢！”

“那我不吃了！”孩子小声嘟
囔着，立马把手里的饼放下，扯了
书包就要往外走。“不吃咋上课？”
女人站起来，拽过书包，将饼塞到
孩子手里，命令道：“路上吃完！”

瞥见她们离去，我抬头看了下
女儿，本想催一下的话堵在喉咙，
再也说不出口。我想，我以前急哄
哄地催促女儿的样子，肯定也丑极
了。于是，我平缓了下情绪笑着
说：“慢慢吃，时间还够呢，耽误不
了上学。”女儿猛然抬起头，嚼东西

的动作也顿了一下，似乎有些不可
思议，但随后她就笑了，声音里透
着欢愉：“妈妈，我马上就吃好了。”

果然，没过几分钟，她就吃完
了。我送她到学校门口，女儿给
我比个心，笑着和我说再见，往前
走了几步后，又突然转身回来抱
住我：“妈妈，我好喜欢你今天的
样子，如果你每天都能好好和我
说话，那多好呀！”

看着她跑向学校的背影，我
突然意识到原来只这样一个简单
的转变，就拉近了女儿和我之间
的距离。以前，有人说“爱会伤
人”，我不以为意，直到刚才那一
刻，我才发现“爱”确实是把双刃
剑。我很爱我的女儿，那个妈妈
也一定很爱她的孩子。可是也正
因为爱，我们会激烈地表达自己
的情绪，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爱

的人身上，忘记了越是亲近的人
越是应该好好说话，以至于感情
越来越疏离，关系越来越紧张。

古语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
语伤人六月寒。”温暖的话，就像冬
天里的火把，暖透人心，像炎日的
清风满怀惬意和安抚，给人安慰与
力量。那恶毒的话，就像一条毒
蛇，让人心落沉潭、阴冷难耐。

都说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那从我们嘴里说出来的话，不
管是红色的激动强烈，还是蓝色
的安稳沁心，又或者是黄色的温
暖向阳，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使命，
带给孩子积极向上的力量。

余生，我愿做一个言语温暖
的妈妈，好好说话好好爱，去表达
我的真心实意。在这纷繁的人世
间“口吐莲花”，用一言一行去柔
软周围的世界。

□李秋芳

做一个言语温暖的妈妈
□盖瑞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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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光 汤汤 青青 摄影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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